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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关内一些省份相比，龙江女性文学发
生略晚，但是起点高，发展迅疾，在新文学百
余年的诸多转折处均有介入和影响，阵营说
不上壮观，却始终不绝如缕。从 1930 年至
今，出现了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白
朗的《西行散记》、林子的《给她》、张雅文的

《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张抗抗的《淡淡的晨
雾》、张明媛的《一人头上一方天》、李琦的

《最初的天空》、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
《雾月牛栏》、沐清雨的《你是我的城池营
垒》、杨知寒的《一团坚冰》等一批优秀的创
作者和文本，尤其是新时期后，主旋律、纯文
学、消费性取向几分天下，文体多元，众语喧

哗，创作者的名字频频在鲁迅文学奖、茅盾
文学奖和其他各项国家、省级评奖中闪光，
显示出了边缘的力量。

龙江女性创作既能做匍匐于地的“兽”，
又能做空中盘翔的“鹰”，在从形到质雕塑龙
江影像的过程中，超越罗列事象、铺排民俗
的精神浅滩，凸现北方坦诚而粗犷的灵魂，
充溢时代精神，兼具人性深度，实现了当代
意识和地域观念的统一，题材、构思、修辞和
语言都有“北大荒”味儿，又往往通往着普遍
性的精神企图。创作者们的父辈大都从齐
鲁燕赵迁徙而来，受儒家文化和冷峻神秘生
存环境规约，她们也不乏幻想，更执着于质

感具体的“此在”世界和人生，因此现实主义
是她们创作的流行色与主旋律，但移民文化
的开放，和关内、西方艺术潮流结合，又使她
们勇于进行艺术创新，常带来一股现代的审
美信风。龙江林海雪野、白山黑水为构架的
地理风貌，相对短暂、冷峻的文化历史，在人
们心里的投影和情感反馈，规定龙江女性创
作在审美风格上婉约和放达同在，柔情和豪
气共生，与齐鲁的悲怆、吴越的逍遥、巴蜀的
灵动、中原的奇异遥相呼应，不少作品出于
女性视角，又能淡化性别色彩，进入更为博
大普泛的思想空间。

在全国文学的版图上，龙江女性创作扮

演的角色不可小视。它属于地理上的边缘，
有时却能接近、抵达文学的中心，令人们不
得不重新理解边缘、中心的内涵及其关系，
边缘寂寞孤独，却沉潜着一种高度与深度，
自有边缘的力量和魅力。龙江女性创作以
相对柔婉的姿态，撑起了龙江文学的辉煌，
同时又以诸多艺术可能性的寻找和思想品
位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女性和知
识、抽象、理性背离的神话。龙江女性创作
对某些女性文学潮流的自觉“间离”，置身黑
土地又努力“超越”黑土地的艺术选择，也昭
示着文学生长的潜力和启迪。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边缘的力量
□罗振亚

金克木曾写过一篇散文《书读完了》。传世古书，虽也
浩瀚，总有数可查，“读完”未必做不到。现代传媒出版发达
特别是互联网兴盛之后，“书”再也读不完了。于是，选书变
得和读书同等重要。而选书在本质上是选作者，以文学而
言，尤其如此。在这方面，迟子建是永远可以信任的人。

迟子建的作品，多悯世之心而无庸俗之气，有一种复归
于朴的童趣，又透露出对世事变迁的洞悉。她的视线常聚
焦祖国东北角，却在地方性知识和经验的书写中释放出深
沉博大的人类情怀。她的文字近乎人情而合于天道，大大
落落，生气勃勃，读之清新，思之无垠。迟子建的作品很难
标签化，如果非要打一个形象的比方，我以为只能是上好的
玉，洁净、温润、通透、细腻。在这个信息纷繁芜杂的网络时
代，在诗歌、散文甚至小说都可以“一键生成”的智能时代，
迟子建尤显珍贵。

优秀的文学和作家属于时代、标注时代，又穿越时代、
牵动时代。我至今难忘二十多年前读《清水洗尘》心泉滋润
的舒畅，后来陆续找了迟子建的许多书来读，包括《伪满洲
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等长篇以及收入各类文集的短篇，近
年来则以“追更”之心读了《候鸟的勇敢》《烟火漫卷》《东北
故事集》，每读一册，总能增进关于永恒与短暂、日常与苦
难、出走与回归的感悟。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这样写道，“我守着这
团火，跟我一样老了。无论是遇到狂风、大雪还是暴雨，我
都护卫着它，从来没有让它熄灭过。这团火就是我跳动的
心。”在她长长的作品图卷中，这团火一直在跃动，它是《候
鸟的勇敢》中那对在娘娘庙三圣殿上做窝的东方白鹳，是

《烟火漫卷》里挣扎过活的平凡百姓的生命光华，也是《东北
故事集》里穿越在古今虚实之间的救赎之力。有赖于这团
火，迟子建的作品，不仅拥有风格的统一，更形成意义的闭
环。

几年前，大疫来袭。困守家中的某一天，当时即将小学
毕业的女儿突然举着一本书对我说：我宣布，这是你书柜里
最好看的书！我一看：《白雪乌鸦》，心下怅然，或许因为屋
外肆虐的疫魔让孩子对书中清末东三省抗击鼠疫的故事有
了真切共鸣吧？但她一连几天手不释卷的认真样子，让我

相信，捕获她的不只是书中
故事或情节，更是迟子建对
生活的信念，以及对这种信
念的文学守护。

迟子建说：“我不是任
何潮流中的人，这使我自
由。”或因如此，她的作品，
不论是处理某种宏大的历
史或现实题材，还是以微光
照亮生活或人心的僻巷角
落，都教给人平静看待岁月
潮涌的心态，蹚过时间之河
的勇气。如果借用迟子建
小说里的话来说，那么，读
迟子建吧，去成为“在夜里
不用点灯的人”。

(作者系中国文联理论
研究室副主任)

迟子建文学的光亮
□胡一峰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琦是哈
尔滨人，她在哈尔滨出生，在哈尔
滨长大，读书在哈尔滨，工作在哈
尔滨，直到退休，她都一直没有离
开哈尔滨。哈尔滨作为诗人李琦
的故乡，独特的时空情境、多元的
文化因素、特殊的民俗风物，陶冶
了诗人的灵魂和性情，她的诗歌
创作具有鲜明的哈尔滨城市胎记
和地域性特色。

李琦有关松花江、太阳岛的
诗篇充溢着哈尔滨北方都市的诗
意情调，比如松花江边的长椅上
老人看假牙，黄昏时分仍滞留江

边找不到家的小羊，都渲染了一
座城市的独特色彩。诗人李琦有
许多写雪的诗，写出了城市的风
光气度，可谓意趣十足。“遥望松
花江北岸/像一地睡意正酣的绵
羊/封冻在江中的游船和舢板/已
变成了月光之轮/南岸，那些我熟
悉的房子/一旦披起白色的斗篷/
如此器宇不凡/竟不再像人出入
的地方”（《大雪铺地》），许多洋洋
洒洒的雪，在李琦的笔下，成了城
市的标志性景观。

李琦的诗歌秉持文学的“人
学”理念，她为诗歌的创作注入了
充沛的人情人性精神汁液，形成
了具有生命质感、贴近人生血肉
的饱含抒情性的诗歌文本。她是
新时期以来，中国新诗由传统走
向现代具有突出代表性的诗人。

李琦诗歌的发展、勃兴几乎
是与新时期以来朦胧诗为代表的
新诗潮同步前行的，但她不是追
风赶浪的诗人，在汹涌的时代大
潮面前，她坚守自我的本色，坚守
哈尔滨故土的地域性，坚守人性
情怀，创造出了一大批富有个性
精神和地方特色的优秀诗作。但
诗人又绝不因循保守，而是敞开
心怀吸纳时代变迁，新诗发展带
来的新因素和新机遇，焕发了自
身强大的创新能量，从而成为新
时期以来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代表
性诗人。

毫无疑问，李琦的诗歌是来

自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歌传统，既
有古代文化和新诗传统的强大基
因传承，又有新的时代文化发展
所玉成的多元创新精神的作用
力。从发展的角度看李琦，她的
诗有着坚实的传统积淀；从传统
的角度看李琦，她的诗又有足够
的先锋性和前卫精神，代表了一
个时代诗歌发展的高水准。李琦
的诗源于生活，具有现实主义文
学的优秀品质，是现实主义与现
代精神结合的典范之作。

组诗《女士们》是李琦近年的
代表作，诗人以四位在哈尔滨生
活过的女性为代表，书写她对人
情人性的深度理解，可以看出一
位优秀诗人走向成熟的足迹。无
论是对抗日英烈赵一曼传奇人生
的描写，还是对自己母亲日常生
活的展现，都可看出诗人扎实厚
重的诗学功底，字字句句诗思缜
密，举手投足都是深切灵动之气，
诗人的独特感受以及悟性与思
辨，都达到了相当高度，对生活与
人生情境的思考，已达到了出神
入化的境界。

李琦的诗质朴，有激情。深
思高举，抒情与叙事兼具，通俗而
不失典雅。李琦的诗歌带有深刻
的哈尔滨城市标识，她的哈尔滨
情结根脉深远，有着极大的包容
性。

（作者系绥化学院教授、诗
人）

李琦诗歌的哈尔滨情结
□邢海珍

在东北文学的苍凉底色中，白朗以笔为刃，剖开了
近代中国女性在苦难中的挣扎与觉醒，成为黑龙江籍作
家中以文学介入时代的先驱者。她的创作始终与民族
命运同频共振，将女性的个体悲欢嵌入社会变革的宏大
叙事，既留存了特定历史时期的集体记忆，更彰显了女
性冲破桎梏、追求尊严的精神力量。

《为奴隶的母亲》是白朗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东北
沦陷区为背景，讲述了农村妇女春宝娘在贫困与压迫中
被迫“典妻”的悲剧。不同于传统苦难叙事的悲情渲染，
白朗始终聚焦于主人公内心的觉醒过程——从最初逆
来顺受到后来对命运的无声反抗，从对个体苦难的隐忍
到对不公制度的隐性批判，春宝娘的每一次挣扎都折射
出底层女性在绝境中对人性尊严的坚守。作品中对东
北农村风土人情的细腻描摹，不仅为故事提供了真实的
地域文化语境，更以自然环境的酷寒映衬出人性的温暖
与坚韧，使苦难叙事具有了震撼人心的情感张力。

白朗的创作始终秉持“文学为人生”的理念，其另一
部重要作品《在轨道上》聚焦工业建设时期的女性劳动
者，展现了她们在工厂车间里褪去柔弱、扛起责任的蜕
变。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不再是传统文学中的依附者，而
是以独立的姿态参与到社会建设中，她们的汗水与欢
笑、困惑与成长，构成了时代转型期女性解放的生动注
脚。白朗以女性作家的细腻视角，捕捉到女性在职业身
份与传统角色之间的博弈，既不回避转型期的阵痛，更
热情歌颂了女性突破性别桎梏的勇气，传递出积极向上
的时代精神。

作为东北作家群的重要成员，白朗的文字兼具刚健
与温情。她笔下的黑龙江大地，既是苦难的渊薮，也是
力量的源泉——广袤的黑土地孕育了人物坚韧的品格，
凛冽的寒风锻造了他们不屈的意志。这种地域文化特

质融入创作，使她的作品既有
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又有
对人性光辉的执着守望，形成
了“铁骨藏温情，悲歌见力量”
的独特风格。在当代文学史
上，白朗以其对女性命运的深
切关怀和对时代精神的敏锐捕
捉，为黑龙江文学奠定了现实
主义的坚实基础，其作品中蕴
含的抗争精神与人文情怀，至
今仍能为读者提供精神滋养，
彰显出跨越时代的文学价值。

（作者系辽宁省庄河市作
家协会会员）

铁骨映冰魂：白朗笔下的
女性觉醒与时代担当

□张英成

从《一人头上一方天》到《风
刮卜奎》，黑土戏剧因为有了女作
家张明媛而更显筋骨与温度。这
筋骨是扎根黑土地的文化底色与
精神表述，这温度是穿透岁月风
霜的人文关怀与人性微光。地域
魂与时代感在粗砺的黑土叙事中
落地生根，化为触手可及的烟火
气息。田间的泥土芬芳，炕头的
家长里短，风雪中的守望相助在
她的笔下褪去坚硬的外壳，露出
肌理丰富的细腻模样。特定的时
代人文风采呈现出这一方黑土地
上鲜活生动的民俗风情。

提起张明媛的戏剧作品，离
不 开 两 个 关 键 词 ：“ 黑 土 ”“ 时
代”。“黑土”是张明媛创作的精神
原乡，她以女性独有的细腻视角，
深挖黑土地的历史记忆、民俗风

情与文化基因，把闯关东的坚韧、
抗侵略的不屈和乡土变革的阵痛
都融入剧情，借助丰富鲜活的人
像刻画展示龙江大地文化样态的
生成与融合。“时代”是张明媛创
作的坐标，她将个体命运嵌入宏
大的时代洪流中，在剧中进行深
刻的现实反思与价值追问。作品
既有强烈的时代气息，紧扣不同
时期的社会脉搏，又始终怀揣悯
世关怀，对普通人的生存困境、精
神迷茫报以深切共情。她的剧作
以富有历史感和传奇性的笔调绘
就了黑土地的历史，从故事中，我
们能够看到东北文化包容的魅
力，也能理解她建构出的苍凉质
朴的黑土审美。

与其他女性作家聚焦女性情
感与细腻心绪不同，张明媛更愿
意将剧中的女性置于尖锐的生存
困惑与时代困境中进行探讨。她
并不回避女性在现实中的脆弱、
挣扎与迷茫，反而着力挖掘她们
内在的韧性、智慧与觉醒。她对
女性自身的价值、困境与出路进
行深刻反思，尽管带有理想主义
色彩，却否定了女性性格男性化
的固有表述，为黑土戏剧的女性
形象塑造开辟了全新维度。在她
的剧作中，戏剧矛盾不着痕迹，人
物情感脉络自然，生命在笔下无
限延长，尽显龙江人民豪爽豁达、
率性洒脱的乐观精神，不畏险阻、
勇于抗争的不屈意志，坚忍厚重、
包容开放的文化品格。她笔下的

人物不能简单评为善或恶，而是
具有欲望、挣扎和成长复杂性与
多面性的活生生的人。角色更加
真实立体，观众也更容易产生共
鸣。

在戏剧艺术创新的多元化探
索中，张明媛从未停止创新实践
的脚步。与传统现实主义偏重客
观再现的创作方法不同，她的剧
作既保留了现实主义的真实质
感，又融入了表现主义、象征主义
的艺术手法，整体风格如黑土地
一般冷峻凝重，却在深沉的基调
中藏着滚烫的情感。在创作中，
她时常打破传统的叙事结构，采
用时空转换、回忆与现实交织等
方式，让故事层次分明，更加丰富
多元，让观众沉浸其中，随着剧中
人物跌宕起伏。故乡的四时风景
与风土人情给张明媛提供了灵感
和思考的空间，她把复杂的情感
投入到白山黑水中，从夏日里山
间氤氲的迷雾，到苍茫辽阔的平
原，黑龙江在张明媛的笔下不仅
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具有文学
性与创造性的精神原乡。

正如张生筠评价的，张明媛
作为从“黑土地上飞起的一只天
鹅”，攫取着黑土地上的风云动
荡，以冷峻凝重的气质关注人物
命运，创作出一个个黑土戏剧人
物画廊中的经典形象，为黑土戏
剧的发展注入了持久的生命力。

（作者系黑龙江省艺术研究
院一级编剧）

张明媛戏剧的现实追问
□刘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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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评雕龙 化风成俗——黑龙江文艺系列评论”（下）

罗振亚罗振亚。。

胡一峰胡一峰。。

邢海珍邢海珍。。

刘迎新刘迎新。。

张英成张英成。。


